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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很
多
年
前
，
葉
維
廉
討
論
︽
東
西
比
較
文
學
模
子
的
運

用
︾
，
說
了
兩
個
故
事—

—

其
一
是
沃
伯
頓
︵W

illiam
W
arburton

︶
認
為
﹁
中
國
人
在
其
長
久
的
期
間
把
圖
畫
通

過
象
形
文
字
簡
縮
為
一
個
簡
單
的
符
號
，
由
於
他
們
缺
乏
發

明
的
才
能
，
又
厭
惡
通
商
，
至
今
居
然
也
未
當
為
這
些
符
號
再
進

一
步
簡
縮
為
字
母
﹂。

其
二
是
鮑
斯
維
︵Jam

es
B
osw

ell

︶
問
撒
姆
爾
．
約
翰
生

︵Sam
uel

Johnson

︶
：
﹁
閣
下
對
他
們
的
文
字
︵
指
中
文
︶
有
何

意
見
？
﹂
約
翰
生
說
：
﹁
先
生
，
他
們
還
沒
有
字
母
，
他
們
還
無

法
鑄
造
成
別
的
國
家
已
鑄
造
的
！
﹂
十
八
世
紀
的
英
國
人
不
懂
中

文
，
當
然
也
不
懂
﹁
六
書
﹂，
故
無
從
得
知
﹁
會
意
﹂
和
﹁
形
聲
﹂

是
﹁
組
字
法
﹂
：
將
兩
個
字
或
一
個
字
的
兩
部
分
組
合
起
來
，
產

生
新
的
意
思
。
應
用
於
詩
，
就
是
詩
的
組
織
法
。

其
實
很
多
中
國
人
也
只
知
﹁
押
韻
﹂
而
不
識
﹁
形
聲
﹂。
﹁
形

聲
﹂
由
兩
部
分
組
成
，
﹁
形
﹂
是
畫
面
，
是
﹁
義
符
﹂，
﹁
聲
﹂

是
聲
音
，
是
﹁
聲
符
﹂，
畫
面
與
聲
音
並
置
，
也
是
﹁
組
字
法
﹂。

江
、
河
、
鯉
、
鯽
、
鯨
、
霖
、
霏
、
銅
、
銀
、
榆
、
楓
、
柏
、

松
、
飯
、
饑
、
帆
、
帷
、
帳
等
，
都
是
既
表
﹁
形
﹂
也
表
﹁
聲
﹂

的
﹁
形
聲
﹂
字
。

﹁
形
聲
﹂
應
用
於
詩
，
就
是
形
象
與
聲
音
的
交
織
效
果
，
古
詩

的
例
子
有
﹁
青
青
子
衿

悠
悠
我
心
﹂，
﹁
伐
木
丁
丁
，
鳥
鳴
嚶

嚶
﹂，
﹁
行
行
重
行
行
，
與
君
生
別
離
﹂，
﹁
唧
唧
復
唧
唧
，
木
蘭

當
戶
織
﹂，
﹁
青
青
河
畔
草

鬱
鬱
園
中
柳
﹂，
﹁
車
轔
轔
，
馬
蕭

蕭
，
行
人
弓
箭
各
在
腰
﹂，
﹁
江
南
可
採
蓮
，
蓮
葉
何
田
田
﹂，

﹁
迢
迢
牽
牛
星

皎
皎
河
漢
女
﹂⋯

⋯

這
些
詩
中
的
疊
字
，
兼
具

﹁
形
﹂
與
﹁
聲
﹂
的
功
能
。

認
識
新
詩
的
﹁
形
聲
﹂，
就
不
用
再
執
迷
於
新
詩
要
不
要
押

韻
，
因
為
﹁
形
聲
﹂
已
具
備
了
處
理
節
奏
和
聲
音
的
功
能
，
比
如

西
西
的
︽
可
不
可
以
說
︾，
就
以
重
複
的
短
句
﹁
可
不
可
以
說
﹂

為
整
首
詩
的
﹁
聲
符
﹂
：
﹁
可
不
可
以
說
／
一
枚
白
菜
／
一
塊
雞

蛋
／
一
隻
㡡
／
一
個
胡
椒
粉
？
﹂﹁
可
不
可
以
說
／
一
架
飛
鳥
／

一
管
椰
子
樹
／
一
頂
太
陽
／
一
巴
斗
驟
雨
？
﹂﹁
可
不
可
以
說
／

一
株
檸
檬
茶
／
一
雙
大
力
水
手
／
一
頓
雪
糕
梳
打
／
一
畝
阿
華

田
？
﹂﹁
可
不
可
以
說
／
一
朵
雨
傘
／
一
束
雪
花
／
一
瓶
銀
河
／

一
葫
蘆
宇
宙
？
﹂﹁
可
不
可
以
說
／
一
位
螞
蟻
／
一
名
㟎
㟍
／
一

家
豬
玀
／
一
窩
英
雄
？
﹂﹁
可
不
可
以
說
／
一
頭
訓
導
主
任
／
一

隻
七
省
巡
按
／
一
匹
將
軍
／
一
尾
皇
帝
？
﹂﹁
可
不
可
以
說
／
龍

眼
吉
祥
／
龍
鬚
糖
萬
歲
萬
歲
萬
萬
歲
﹂。

西
西
此
詩
活
用
﹁
可
不
可
以
說
﹂
這
﹁
聲
符
﹂，
但
更
深
刻
的

是
﹁
義
符
﹂，
此
詩
讓
我
們
反
思
﹁
量
詞
﹂
的
慣
性
，
繼
而
重
新

思
考
說
話
的
意
義
，
擺
脫
陳
濫
的
規
範
方
可
達
致
表
意
的
創
新
，

但
西
西
沒
有
板
㠥
臉
說
道
理
，
才
可
以
將
詩
寫
得
新
鮮
有
趣
。

外
國
詩
沒
有
疊
字
，
但
可
運
用
重
疊
的
句
子
創
造
﹁
聲
符
﹂，

比
如
法
國
詩
人
艾
呂
雅
︵Paul

E
luard

︶
的
︽
宵
禁
︾
：
﹁
門
口

有
人
把
守
㠥
你
說
怎
麼
辦
／
我
們
被
人
禁
閉
㠥
你
說
怎
麼
辦
／
街

上
交
通
斷
絕
了
你
說
怎
麼
辦
／
城
市
被
人
控
制
㠥
你
說
怎
麼
辦
／

全
城
居
民
在
挨
餓
你
說
怎
麼
辦
／
我
們
手
裡
沒
武
器
你
說
怎
麼
辦

／
黑
夜
已
經
來
到
了
你
說
怎
麼
辦
／
我
們
因
此
相
愛
了
你
說
怎
麼

辦
﹂
；
這
詩
的
譯
者
羅
大
岡
告
訴
讀
者
，
﹁
原
作
為
整
齊
的
十
音

詩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第
一
至
第
七
行
的
﹁
你
說
怎
麼
辦
﹂
表
述
了

無
奈
的
處
境
，
到
了
第
八
句
，
承
接
㠥
﹁
我
們
因
此
相
愛
了
﹂
的

﹁
你
說
怎
麼
辦
﹂
忽
然
教
人
眼
前
一
亮
，
氣
調
也
由
無
奈
變
成
難

掩
的
喜
悅
。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
創
立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
解
放
後
一
九
五
二
年
全

國
大
學
院
系
調
整
，
學
蘇
聯
的
專
業
分

科
，
中
山
大
學
改
為
文
理
科
大
學
，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與
他
校
工
程
學
系
合
併
為
華
南
工
學

院
。
後
又
轉
入
華
南
理
工
大
學
。
因
此
，
中
山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
實
際
上
只
存
在
二
十

年
，
二
十
屆
的
畢
業
生
共
五
百
七
十
四
人
。

就
是
最
後
一
屆
畢
業
生
，
畢
業
也
已
五
十
六

載
，
應
該
都
達
耄
耋
之
年
。
但
這
些
﹁
老
化

工
﹂，
鍥
而
不
捨
，
每
年
秋
季
，
都
在
廣
州
聚

會
，
並
出
版
︽
化
工
通
訊
︾
一
冊
，
記
錄
校
友

現
狀
與
言
論
。
每
年
聚
會
，
都
有
約
五
十
人
參

加
，
不
少
還
是
遠
道
從
美
加
前
來
，
可
見
老
化

工
系
的
凝
聚
力
有
多
大
。

我
是
第
十
三
屆
，
入
學
年
期
是
一
九
四
三

年
，
入
學
地
點
是
粵
北
坪
石
。
就
名
單
所
見
，

畢
業
時
有
十
九
人
，
已
知
去
世
的
七
人
，
情
況

不
明
的
八
人
，
這
次
聚
會
，
來
者
只
有
三
人
，

其
他
兩
位
，
還
比
我
年
長
兩
歲
。

由
於
是
耆
英
之
會
，
陪
同
的
人
數
與
參
加
的

人
數
相
若
。
年
紀
最
大
的
有
一
九
四
四
年
畢
業

的
葉
振
華
、
一
九
四
五
年
畢
業
的
陳
世
治
，
他

們
都
已
是
九
十
開
外
。
陳
學
長
身
健
力
壯
，
不

用
攙
扶
，
也
不
持
拐
杖
，
難
怪
他
能
在
會
刊
上

寫
出
自
己
的
保
健
心
得
；
︽
試
論
健
康
晚

年
︾。有

一
位
我
同
級
的
校
友
黎
蘭
馨
，
今
年
初
去

世
，
享
年
八
十
八
歲
。
他
原
是
中
山
醫
學
院
教

授
，
退
休
後
移
居
加
拿
大
。
近
年
他
患
有
四
種

癌
症
，
與
惡
病
作
戰
多
年
。
他
在
生
前
還
利
用

他
的
病
理
和
藥
物
知
識
，
寫
成
對
抗
癌
病
專

文
，
留
供
後
人
參
考
。

我
往
往
因
為
事
忙
，
不
是
每
年
都
能
赴
穗
參

加
年
會
，
但
我
看
到
黎
幗
豪
校
友
，
她
的
年
齡

與
我
相
若
，
或
可
能
年
長
一
兩
歲
，
都
每
年
遠

從
加
拿
大
回
廣
州
參
加
盛
會
。
而
港
穗
近
在
咫

尺
，
卻
未
能
前
往
，
實
感
汗
顏
。
加
上
大
家
年

事
已
高
，
這
種
耄
耋
盛
會
，
更
是
不
應
錯
過
。

畢
竟
少
年
情
懷
總
是
詩
，
坪
石
大
學
歲
月
，
畢

生
難
忘
，
特
別
是
戰
時
艱
苦
生
活
的
磨
練
，
終

生
受
用
。

審
計
署
公
佈
第
五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的
翌
日
，
報
章
都
主
力
報
道
有

關
偷
水
、
四
個
交
通
交
匯
處
使
用

率
比
原
設
計
低
、
以
及
執
行
食
物

標
籤
審
核
疏
漏
的
新
聞
，
卻
輕
輕
放
過

了
有
關
對
檔
案
處
與
政
府
處
理
檔
案
態

度
的
建
議
，
以
及
對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的

批
評
。
注
意
力
都
集
中
在
可
能
是
個
別

的
執
行
不
力
，
忽
略
了
後
兩
者
其
實
是

涉
及
制
度
缺
陷
與
管
理
不
善
，
是
更
值

得
監
察
與
檢
討
的
深
層
次
問
題
。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坐
擁
三
十
五
億
巨
額

公
帑
，
資
產
比
不
少
上
市
公
司
要
大
；

本
來
是
有
制
度
要
依
，
有
規
矩
應
遵

循
，
但
偏
偏
是
不
按
程
序
辦
事
，
儼
如

一
個
獨
立
王
國
。
審
計
報
告
指
出
，
按

規
定
再
培
訓
局
須
擬
備
周
年
計
劃
，
再

就
周
年
計
劃
擬
定
未
來
三
年
的
策
略
計

劃
逐
年
延
展
，
交
予
政
府
審
批
。
但
真

相
是
策
略
計
劃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擬
定
，
及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一
月
更
新
後

局
方
就
再
沒
有
採
取
行
動
檢
討
以
及
延

展
策
略
計
劃
；
亦
未
有
向
理
事
會
匯
報

計
劃
的
落
實
進
度
，
等
同
是
茫
茫
大
海

上
沒
有
航
行
計
劃
，
任
其
放
任
自
流
的

一
艘
大
船
！

至
於
執
行
細
節
，
原
本
訂
下
對
所
有

培
訓
機
構
作
突
擊
巡
查
的
工
作
目
標
，

俟
年
終
時
還
未
達
標
，
竟
然
可
以
未
經

理
事
會
同
意
自
行
把
巡
查
數
目
減
少
了

三
成
多
。
課
程
依
靠
局
方
監
察
培
訓
機

構
的
表
現
與
水
平
，
培
訓
局
繞
過
理
事

局
辦
事
又
由
誰
監
察
？

理
論
上
用
公
家
錢
辦
事
的
機
構
，
管

理
層
的
職
位
是
打
工
仔
最
艷
羨
的
工
作

崗
位
。
只
要
依
足
程
序
辦
事
，
服
務
得

主
席
及
理
事
們
貼
心
，
行
事
低
調
不
招

惹
傳
媒
焦
點
，
起
碼
是
悶
聲
發
財
。
但

偏
偏
連
基
本
工
作
都
做
不
好
。
如
果
它

是
間
上
市
公
司
，
管
理
層
早
就
給
監
管

機
構
發
譴
責
聲
明
，
股
民
在
股
東
大
會

上
一
致
聲
討
了
。

劇
本
重
要
，
但
也
要
跟
其
他
元
素
配

合
才
成
。
尼
古
拉
斯
基
治
和
妮
歌
潔
曼

主
演
的
︽
不
忠
之
劫
︾︵T

respass

︶，
對

白
太
多
了
，
可
以
想
像
劇
本
更
適
合
演

出
成
舞
台
劇
，
至
少
會
比
拍
成
電
影
好
。

︽
風
雨
同
路
兩
支
公
︾︵50/50

︶
在
國
外

獲
得
不
俗
的
口
碑
，
劇
本
本
身
確
實
有
不
俗

的
地
方
，
影
片
從
一
個
年
輕
絕
症
患
者
的
眼

光
出
發
，
他
的
女
友
和
他
疏
離
，
好
友
有
時

拿
他
的
疾
病
出
鬼
主
意
，
母
親
過
於
緊
張
，

年
輕
的
心
理
治
療
師
不
大
懂
應
對
。
其
實

50/50

是
說
一
半
的
成
功
率
之
餘
，
也
在
說

一
個
人
一
面
可
以
悲
觀
，
另
一
面
也
可
以
樂

觀
面
對
。
編
導
傾
向
後
者
，
態
度
上
一
點
也

不
苦
情
，
而
是
歡
笑
，
再
加
一
點
諷
刺
。
電

影
拿
絕
症
開
玩
笑
，
確
實
是
兵
行
險
㠥
，
然

而
，
觀
眾
似
乎
受
落
。

︽
風
雨
同
路
兩
支
公
︾
的
處
理
角
度
有
一

定
創
意
，
反
觀
現
在
的
香
港
電
影
，
創
意
都

沒
有
了
。
有
時
看
看
舊
片
，
反
而
有
更
多
趣

味
。甘

國
亮
首
次
執
導
的
電
影
作
品
︽
神
奇
兩

女
俠
︾︵1987

，
明
晚
有
兩
場
放
映
︶，
名
列

電
影
資
料
館
的
﹁
百
部
不
可
不
看
的
香
港
電

影
﹂，
如
此
高
捧
可
能
教
人
有
點
意
外
。
無

論
如
何
，
電
影
是
不
俗
的
，
尤
其
是
劇
本
和

演
員
方
面
。

影
片
以
落
選
港
姐
梁
好
逑
︵
鄭
裕
玲
飾
︶

和
連
子
蓉
︵
葉
童
飾
︶
一
周
的
經
歷
為
題

材
，
道
明
了
大
眾
文
化
和
傳
媒
內
部
的
面

相
，
也
呈
現
出
消
費
社
會
中
，
年
輕
女
性
的

角
色
，
前
半
段
確
實
拍
得
神
采
飛
揚
。
影
片

後
半
段
加
入
王
敏
德
飾
演
的
情
場
騙
子
，
電

影
轉
而
處
理
兩
個
女
性
的
感
情
態
度
，
她
們

爭
風
吃
醋
，
一
時
間
好
友
變
仇
人
，
而
最
終

兩
個
鬥
完
氣
的
落
選
港
姐
，
再
次
回
到
失
意

之
地
利
舞
台
，
但
她
們
對
自
己
的
人
生
，
已

有
不
同
與
體
會
了
。

鄭
裕
玲
和
葉
童
的
演
出
實
在
太
好
，
一
個

張
揚
得
傻
呵
呵
，
一
個
內
斂
得
有
點
害
羞
，

恰
恰
互
相
補
足
，
當
下
二
三
十
歲
的
香
港
女

演
員
，
相
差
很
遠
，
至
於
現
在
的
劇
本
，
更

難
以
企
及
甘
國
亮
當
年
的
精
妙
了
。

一劇之本

喬
布
斯
不
僅
是
一
個
發
明
家
，
而
且
是
一
個
營
銷
專
家
，
一
個
傑
出

的
行
政
總
裁
。
他
有
一
句
名
言
：
﹁
要
創
造
未
來
，
你
不
能
靠
銷
售
討

論
組
。
﹂
傳
統
的
市
場
營
銷
理
論
就
是
，
作
為
一
個
行
政
總
裁
，
一
定

要
經
常
聽
取
銷
售
經
理
的
意
見
，
因
為
他
接
觸
大
量
的
客
戶
，
客
戶
可

以
反
映
許
多
改
善
商
品
的
意
見
，
從
消
費
者
的
角
度
幫
助
提
高
產
品
的
質
量

和
外
形
。

喬
布
斯
立
即
批
駁
這
種
理
論
，
如
果
你
花
太
多
的
時
間
在
聽
取
銷
售
經
理

的
意
見
，
你
就
是
浪
費
時
間
。
他
說
，
今
天
的
顧
客
並
不
總
知
道
自
己
想
要

什
麼
，
尤
其
如
果
是
他
們
從
未
見
過
、
聽
過
或
接
觸
過
的
未
來
的
商
品
。

喬
布
斯
聰
明
的
地
方
，
他
清
楚
知
道
，
互
聯
網
和
電
腦
產
品
是
屬
於
未
來

的
東
西
，
不
斷
會
有
新
發
明
，
有
新
的
概
念
，
不
斷
取
得
突
破
，
而
消
費
者

的
經
驗
，
是
過
去
的
東
西
。
過
去
的
東
西
和
未
來
的
新
產
品
，
是
很
難
有
互

相
聯
繫
的
。
在
電
腦
產
品
的
創
新
方
面
，
如
果
你
聽
取
太
多
消
費
者
基
於
舊

有
觀
念
的
東
西
，
你
就
不
可
能
創
新
，
只
可
能
跟
㠥
舊
的
觀
念
原
地
踏
步
。

喬
布
斯
發
覺
，
當
蘋
果
要
推
出
平
板
電
腦
的
消
息
已
經
很
明
確
時
，
很
多

人
持
懷
疑
態
度
。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使
用
過
這
種
新
產
品
，
不
知
道
會
否
成

功
。
當
消
費
者
們
最
初
聽
到
那
個
名
字
︵iPad

︶，
它
成
了
微
博
上
的
笑
料
。

直
到
這
種
新
產
品
出
來
了
，
消
費
者
經
過
使
用
之
後
，
相
當
滿
意
，
後
來
發

展
成
為
消
費
者
必
不
可
少
的
隨
身
電
子
產
品
。

跳
出
舊
框
框
，
敢
於
創
新
，
敢
於
有
自
己
的
新
概
念
，
就
要
和
舊
有
的
消

費
觀
念
和
習
慣
勢
力
決
裂
。
中
國
人
有
一
句
名
言
：
﹁
盡
信
書
不
如
無
書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就
是
，
當
遇
到
挫
折
和
困
難
的
時
候
，
前
面
好
像
沒
有
道

路
，
你
就
要
找
尋
書
本
上
都
沒
有
的
新
路
子
，
要
進
行
打
破
舊
觀
念
的
突

破
。
這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事
情
。
這
個
時
候
，
就
需
要
企
業
領
導
人
的
想
像
力

和
直
覺
的
判
斷
。
喬
布
斯
很
明
確
的
一
個
思
路
，
就
是
要
把
人
文
科
學
、
藝

術
和
新
的
科
技
發
展
趨
勢
建
立
起
來
。
許
多
工
程
師
，
對
於
自
己
熟
悉
的
領

域
的
科
技
瞭
如
指
掌
，
但
是
卻
沒
有
敏
感
的
觸
覺
，
發
現
新
技
術
可
以
應
用

到
新
領
域
，
他
們
不
敢
突
破
，
仍
然
把
自
己
禁
錮
在
某
些
工
程
的
領
域
。

所
以
，
即
使
湧
現
出
一
大
批
傑
出
的
工
程
師
或
者
科
學
家
，
也
需
要
有
一

個
像
喬
布
斯
那
樣
的
領
導
者
，
帶
領
他
們
找
到
新
的
領
域
，
建
立
新
的
概

念
。
幾
百
年
來
，
能
夠
這
樣
創
新
的
都
是
藝
術
家
，
喬
布
斯
就
擁
有
藝
術
家

的
敏
感
和
思
維
，
加
上
他
熟
悉
工
程
方
面
的
科
技
，
他
在
兩
者
之
間
建
立
了

一
道
黃
金
橋
樑
，
改
變
了
電
子
產
品
的
概
念
，
改
變
了
人
類
的
生
活
。

當
我
們
明
白
了
將
來
新
經
濟
的
發
展
趨
勢
，
我
們
就
應
該
知
道
教
育
的
課

程
和
教
育
方
式
應
該
配
合
未
來
社
會
的
發
展
。
香
港
的
學
生
給
考
試
壓
垮

了
，
被
太
多
的
上
課
節
數
搞
疲
了
，
對
於
歷
史
、
文
化
、
藝
術
太
不
重
視

了
。
我
們
教
育
的
目
的
，
是
不
是
培
育
有
創
新
精
神
的
人
？
還
是
我
們
要
製

造
循
規
蹈
矩
、
死
記
死
背
、
不
知
變
通
的
公
務
員
式
的
人
才
？

喬布斯是出色的創新家

車子從武漢駛向黃岡市浠水縣城，忽然拐進岔
路，兩邊店舖明顯減少，有點寥落的感覺，

駛過鄉鎮土路，進入專門修建的路，通向紀念館，
抬頭一望，只見「紅燭路」的路名昂然立在那裡，
正納悶，車子停下，原來「聞一多紀念館」到了。
聞一多以新詩〈紅燭〉知名，我還記得他在那首

序詩裡引的「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表明詩人追
求實幹、探索、努力，不計較後果的生活方向。下
車走向紀念館，但見聞一多全身雕像高高聳立在門
前，這紀念館佔地15畝，建設面積195平方米，進
入館裡，只見展覽內容分為銅像、序廳、《聞一多
生平事跡簡史》展、碑廊及其它景點。主體工程是
一座庭院式仿古建築群，一棟平房和一棟二層樓被
迴廊連成一體，屋面是青銅瓦蓋的凹面大屋頂，廊
頂是兩旁鑲紅釉瓷面磚的水泥平台，一段迴廊凌駕
於一泓清澈見底的水池上，原來這座池正是聞一多
故居前的「望天湖」的縮影，我們漫步其間，七個
蓮步、三眼噴泉點綴其間。迴廊也是碑廊，長約
150米，牆上鑲嵌了36塊碑。其碑文書藝，真草隸
篆，縱橫佈局，風格各異。仔細一看，主體工程的
內院與前場是被鵝卵石鋪砌的曲折小道切割成不同
的綠茵草地，各種花花草草，爭相開放。前場正
中，聞一多銅像巍然屹立在開闊的草坪上。像的前
面有一口井一座池，井是公元790年開掘的「清泉
井」，富有傳奇色彩；池為相傳書聖王羲之曾來習
字的汰筆池──「羲之墨沼」，環境十分清幽，池
水靜靜，有死水微瀾的感覺。池邊修了一座15米長
的「七曲橋」，曲直有致。整個紀念館倚風景秀麗
的鳳棲山，面臨由東向西的浠水河，以粉牆黛瓦、
高低錯落的建築群，依偎在青山綠水間。

整個紀念館坐落在清泉寺遺址上，它原本建於唐
朝（公元790年），元末（1351年）農民起義領袖徐
壽輝毀寺建都，國號「天完」。明朝重建，毀於文
革。1986年開始籌建「聞一多紀念館」，1993年開
館。但放眼所見，遊人極少，我們可以隨意走走停
停，也許是並非假日的緣故？我忽發奇想，假如所
有的中國旅遊勝地都可以如此輕鬆遊覽，該有多
好！現在大都人滿為患，樂趣大減。但如果收入大
減，旅遊部門該會頭痛吧？針無兩頭利，大約是真
理。
對於位於大別山南麓的浠水縣而言，聞一多故鄉

是懸掛在頭上的光環，住在這裡的人們，可以給你
清楚指出聞一多紀念館和聞一多大道的位置，因為
聞一多是他們的驕傲。
回身上車，我們還是繼續行程，縣城本來就不熱

鬧，但離開卻有留戀情緒，那路愈走愈偏僻，兩旁
林木森森，一派青翠，正沉醉在大自然風景中，車
子忽地一拐，拐入山上土路，僅容得一輛車行駛，
那路顛簸不平，不一會，便到一處平地停下，原來
是偏僻一座農莊，只有幾戶人家。荒涼的感覺油然
而生，抬頭一望，「綠楊橋生態農業園」赫然在
目。這正是我們今晚借宿的地方。房間不多，但優
雅，充滿家庭氛圍。住在這裡，風涼水冷，空氣新
鮮，微涼的天氣，吸一口氣，無比精神爽利。這就
是田園生活了吧？
我們聚在飯桌上吃農家自己種的菜，特別鮮嫩好

吃，還有西紅柿雞蛋湯和煎魚。主人說，魚是剛從
池塘裡撈出來的，我憶起我房間外正是一口池塘，
青山綠水間，一道泉水從山上潺潺流下，注入湖
中。有人坐在湖畔垂釣，只望到背影。莫非剛才就

是他們在捕魚？但沒問，如此環境如此情景，
獨釣寒江雪，我還是不言不語的好。我只覺得
在山中秋風緩緩吹來，愈來愈清冷，還是躲進
屋子裡吧。主人說，三兩知己躲在這裡寫作最
好，生活簡單沒人干擾，效率一定很高。是
的，秋涼最好。可是，人是耐不住寂寞的，躲
他幾天也許沒問題，但長期恐怕不行，就像給
派在這裡的小青年那樣，無事竟無聊到與狗兒
賽跑，消耗無窮的精力。但我思緒竟縹縹緲緲
飛越關山，落在那年八月泰國叻丕的山地莊園
去了，我們住在半山腰的獨立房間，似乎有人
在附近徘徊，仔細一望，人去樓空，只有夜風
輕輕吹。但那情那景卻永遠留住下來了，連同
那輕輕腳步聲的意象。那時是一個美麗的夢
境，於今人在山間小屋，山風時斷時續，嗚嗚
嗚拂來，一個人在暗夜裡，真還有點淒清孤獨感
覺。我在清涼中眼皮漸漸沉重，不知不覺入眠了，
帶㠥山中傳奇的美夢。
醒來繼續上山頂，那是養烏雞的地方，有幾隻兇

猛的藏獒守護，因為怕黃鼠狼來偷食，工作人員
說，已經發生好幾起那樣的事情了！那些藏獒在我
們周圍警戒，那警惕的眼神讓我們暗暗心驚；好在
有主人喝住，倒無傷大雅。
那烏雞群放養在整個山上，漫山遍野，黑壓壓的

一片，十分壯觀。忽然有一隻烏雞覓見甚麼，只見
所有的烏雞全都連奔帶飛地撲向牠去；但最後也都
失望，又紛紛向四周散開。
我們在平台上望去，到處是烏雞，藏獒在其間穿

梭。我好奇：不會去咬死烏雞？他們笑道，藏獒分
得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那裡還有養蒼蠅的屋子，
散發㠥陣陣異味。原來那是用來餵養烏雞的！
他把雞食倒在幾個食盆裡，然後吹起哨子，本來

散落山上各處的烏雞，乍一聽到，便從四面八方朝
這裡飛衝過來，比原先更加蜂擁。原來是餵食時間
到了，牠們都知道。是啊，遲到好過沒到，但遲到

可能就會沒得吃，難怪牠們一聽哨聲就會沒命地跑
來了！但山上那麼廣大，總有後來者，後來就沒得
食，只好擠在後面「食塵」，看牠們急得團團轉，
我心猶憐。
但晚飯既然就在餐桌上吃到烏雞湯。我低頭吃

飯，烏雞鮮嫩好吃，但不再回想牠到底是不是我日
間見過的雞群中的其中一隻了！
酒足飯飽，獨臥在那寬敞的睡房裡，睡夢中又朦

朦朧朧地瞥見紅燭高照，鼓樂喧天，一對新婚夫婦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夫妻對拜，那明明是日
本蜜月，卻又飛越關山，就在眼前呈現。我又回到
縣城，回到聞一多紀念館，但並沒有人結婚，只有
聞一多的《紅燭》在燃燒，「紅燭啊！／你流一滴
淚，灰一分心。／灰心流淚你的果，／創造光明你
的因。」我隱約望見戴㠥眼鏡、身穿長衫、脖子上
圍㠥頸巾的聞一多走過來了。
午夜乍醒，環顧四周一片夜色正深，原來竟是山

中一場秋夢。
2011年9月18日─19日，草於湖北浠水縣；11月

17日定稿於香港。

新詩的「形聲」

中大化工年會

葉　輝

客聚

電
視
台
宣
傳
探
險
片
集
，
種
類
離

不
開
人
在
原
野
裡
的
冒
險
行
為
，
跟

兇
猛
的
蛇
蟒
毒
獸
搏
鬥
，
或
各
式
各

類
的
危
險
遭
遇
，
如
攀
山
潛
海
，
深

入
不
毛
。
人
對
大
自
然
的
恐
懼
早
已
是
一

種
本
能
，
警
覺
性
跟
自
我
防
禦
成
正
比
。

這
解
釋
了
為
何
連
捕
魚
也
冠
上
了
死
亡

︵D
eadly

C
atch

︶
的
用
詞
。
我
也
曾
在
溫

哥
華
大
島
居
住
過
，
在
往N

anaim
o

沿
海

的
岸
上
，
清
晨
時
分
便
有
大
型
漁
船
出
海

捕
魚
網
蟹
。
深
海
波
濤
洶
湧
，
加
拿
大
船

員
的
身
軀
雖
然
健
碩
，
但
在
海
面
黑
暗
中

仍
冒
㠥
生
命
的
危
險
。
我
這
個
旁
觀
者
因

而
對
﹁
死
亡
漁
獲
﹂
沒
有
異
議
。

人
知
識
的
有
限
性
和
保
護
本
能
製
造
了

人
跟
自
然
的
隔
膜
，
以
致
當
現
代
科
學
及

探
索
儀
器
稍
有
進
展
，
人
便
宣
佈
要
認
識

自
然
，
駕
馭
自
然
，
改
變
自
然
。
培
根
式

的
知
識
即
權
力
使
現
代
科
學
的
理
論
有
性

別
之
嫌
，
例
如
把
自
然
說
成
被
馴
悍
的
女

性
，
科
學
家
是
父
權
的
代
表
。
我
們
對
海

洋
生
物
及
深
藍
世
界
的
認
識
，
不
過
是
自

潛
水
攝
影
器
材
足
以
拍
攝
清
晰
影
像
時
才

開
始
，
但
人
們
仍
在
目
瞪
口
呆
，
驚
嘆
怎

麼
每
次
都
有
海
洋
生
物
的
新
品
種
出
現⋯

⋯

但
也
有
人
在
大
自
然
裡
尋
找
心
靈
平

靜
，
且
退
隱
及
浪
跡
天
涯
，
至
死
不
渝
。

電
影
︽Into

the
W
ild

︾
由
真
人
傳
記
改

編
，
寫
北
美
青
年
對
城
市
及
社
群
愈
感
格

格
不
入
，
在
深
入
不
毛
中
斷
絕
了
一
切
人

際
的
接
觸
，
最
後
在
天
寒
地
凍
的
邊
緣
上

因
冰
融
而
困
於
一
隅
，
至
終
坐
斃
於
棄
置

的
巴
士
車
廂
裡
，
只
遺
下
了
一
本
日
記
，

字
裡
行
間
沒
有
遺
憾
。

不
毛
可
以
在
距
離
以
外
，
為
人
類
對
抗

及
征
服
的
對
象
；
它
也
可
以
呼
召
那
些
難

以
對
它
抗
拒
的
人
，
就
像
一
份
回
歸
。

深入不毛

百
家
廊

陶
　
然

再培訓王國

紅燭高照 綠楊橋

范　舉

談

潘國森

打盡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 聞一多紀念館 網上圖片


